概念隐喻------《 哈姆雷特》的主题与意象

里维斯（F. R. Leavis）（里维斯, 1981: 372-381）认为莎剧的“主题借助意象

和象征而发展，而意象和象征又影响我们理解剧中人物性格、情节和结构。”斯

珀津（ibid）从《哈姆雷特》的 疾病这个意象里见到了莎士比亚象征的主导性主

题：悲（悲剧）。在这个主导性主题之下她还看见了别的意象，比如 欲（我们稍

后要专门讨论这个意象象征的主题。）文学作品，如《哈姆雷特》，这个客体也被

看作一个隐喻结构。人们通过文学这一比喻（parable）的形式解释自己的各种经

验，正如特纳（Turner, 1996）指出文学性思维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，叙事（story）

是思维的基本原则。那么，《哈姆雷特》的叙事就由象征悲主题的“ 疾病”意象

统辖的多个隐喻系统结构。这个主隐喻之下，展示矛盾冲突的“ 狩猎”意象、反

映人物性格（灵魂冲突）的“ 淫秽”意象、推动错综复杂的情节发展的“ 鬼神”

意象综合的几个概念隐喻系统。正是这些意象所象征的主导性主题影响着主体

（翻译主体和认知主体——译者）对《哈姆雷特》的阅读分析和目标语文本合成。

    《哈姆雷特》的“ 疾病”意象概念隐喻系统，以“ 疾病引起痛苦（恐惧等）”

隐喻触发的还有“ 毒药引起疾病和痛苦”(1.5.72-79)和“ 疾病需要治疗”(4.3.68-72)

的主隐喻（ 意象数目 198 和隐喻数目 114）。在哈剧中反复出现象征该悲剧主题

的意象中就有“疾病”，即身体的残缺和精神的不健康，毒瘤、毒疮、腐烂、溃

疡等表示丹麦社会的罪恶、腐败已病入膏肓、沉疴难愈。

    (5) And a most instant (ill)tetter (Av)bark'd about,/

Most (Aa ill bi) lazar-like, with vile and loathsome (An ill)crust. (1.5.72-79)

(6) And thou must (Avn cu)cure me

Till I know 'tis done,/

Howe'er my haps, my joys were ne'er begun.（4.3.68-72）

    布拉德雷（1992: 111-116）则认为悲剧主人公哈姆雷特生理和心理的病态，

即哈姆雷特的忧郁是本出悲剧的核心（ 意象数目 512 和 隐喻数目 215）。史雷格

尔（1981: 311-315）、柯尔律治（1981: 145-156）等认为哈姆雷特的忧郁病态，

其厌食长眠、自我毁灭的情绪和冲动(2.2.158-162)，如果不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有

非凡思维能力的王子身上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悲剧效果。忧郁使哈姆雷特厌恶人

生、厌恶生活，厌恶感强时痛不欲生，弱时百无聊赖（1.2.126-127）。这样的思

想状态使他行动迟缓，犹豫不决。毒草、毒药、巫丹魔方等表示丹麦社会的道德秩序中恶胜于善，正不压邪。

( 7 ) Fell into a sadness, (X1)then into a (Anill)fast,

…

(X1)Into the (ill)madness wherein now he (Av)raves,/

And all we $(Bv)wail for$.(2.2.158-162)

( 8 ) How weary, stale, flat, and (Aa bi)unprofitable135 /

Seem to me all $the (Bn)uses of this world$（1.2.126-127）

    基托（19811: 432）也认为自克劳迪斯用毒药害死了先王哈姆雷特起，象征

性的毒药渗透了整出剧，腐烂、溃疡、“臭气熏天的气息”到处可见。毒药像催

化剂加速了这个腐朽丹麦社会和丹麦宫廷的灭亡。

    赫尔岑（1981: 458-459）认为《哈姆雷特》是莎士比亚“全部作品的典型”，

虽然他认为作品本身“（它）的每一个字都渗透着残酷和恐怖”。“ 狩猎”象征的

仇（复仇）次主题实际上成为《哈姆雷特》叙事的手法之一，可以没有复仇就没

有哈剧的情节。由“ 人是攻击目标”(1.3.41-45)的根隐喻，触发了隐喻“用机关

可捕获猎物用机关可捕获猎物” (2.1.69)，这个基础隐喻衍生出“ 阴谋陷害是捕猎” (5.2.71-73）和“ 暗中报复是捕猎”隐喻系统(4.7.168-171)的比剑计谋和借刀杀人(5.1.31-33)。
